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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山公园里的烟火气

嘉定山坐落在民居中。
嘉定山正门位于上饶路，红色的“嘉定
山公园”五个大字，将游客引入园内。门口的
地图，指示了山上的亭台楼阁和标志性建筑
的大致方位。一座隐藏于楼宇之中，却又若
隐若现于仰头之间的小山，面积不大，占地
270亩，却为周围的市民带来了生活的惬意。
早在认识嘉定山之前，就听说过“大山”
的名字，它与公墓、看守所联系在一起，给人
肃穆和敬而远之的感受。但当在档案老地图
中，找寻到“大山”的名字与嘉定山、北岭山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自然充满疑惑。半
岛全媒体记者曾经在嘉定山附近居住过，从
未注意到嘉定山与大山会有关系。直到看到
上世纪20年代的地图，不得不承认，这里曾
是“大山”。
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大山，是大山村。早
在德国侵占青岛时，当时的德国胶澳总督翻
译官海因里希·谋乐就在《山东德邑村镇志》
中，对青岛及周边村庄做过详细的调查，他
笔下的大山是这样的：“大的山之意，连同附
属的两个农舍群，共计200余人。”显然，大山
村的由来应该与“大山”有关，而真正的大山
已经被人们忽略，但地图上的记载，似乎能
够给予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实，早在德国入侵青岛之前，大山村

村民已经在此地繁衍生息了近两百年。大山
村东南临重庆南路，西邻嘉定山、北岭山，南
靠双山，占地面积0.75平方公里。村庄在群
山环抱之中，呈长方形，一条村街贯穿东西，
一条溪流从村中流淌而过，村庄依山傍水，
四周山清水秀。彼时的山，应该就是今天的
嘉定山。据《胶澳志》记载：错埠岭西北6公里
为大山，海拔110公尺。
明朝时期，为防止倭寇侵扰，沿海地区
遍设卫、所。莱州府在青岛鳌山设卫，鳌山卫
又下设海防重镇浮山所，屯兵千余，下辖4座
军寨，18座墩堡。大山，古时因山形似塔，故
称为塔山，墩堡设立时称为塔山墩堡。后许
多姓氏迁来，为祈求兴旺发达故改为达山，
后习称为答山。再后来，为求字义的简化演
化为大山。
早年的大山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所以能够吸引村民定居。据《王氏族谱<十二
世祖序言>》所载：大山村王氏出于河南淮安
府。永乐二年，伯英、伯能、伯俊、伯杰四兄弟
从淮安府迁至即墨居住在登瀛。后因人多地
少，僻处山海，伯俊、伯杰旋即迁往登州府莱
阳县，卜居三都河村。明万历年间，八世祖文
夏、文举由登瀛迁居大麦岛。到大山村时，已
经为十二世祖得豹、得柱兄弟，他们从大麦
岛迁居到此地立村。所以，记载是清朝乾隆

五十四年（1789年），有军户王氏兄弟奉
命从现今的大麦岛来到此处搭建草
棚，看守山林，在此屯田守山，耕耘坡
田，取名王家庵子。王氏家族建房盖
屋，定居于此，繁衍子孙。之后，孙、张、
袁等姓氏相继迁入，形成以王姓居多
的多姓村落，大山村由此形成。
大山村虽小，但在青岛的知名度还是很
大的。这里有大山公交车站，并且还有三个
标志性地点：一处是回民公墓，后来迁走。另
一处是距离大山村村东不远处的青岛殡仪
馆，还有上世纪60年代初，设立在村东南的
山坡上，俗称大山看守所的青岛第三看守
所，在市区被捕后未判刑之前的嫌疑犯大都
关押在此地……
再看嘉定山前身，有了大山之名后，逐
渐地，人们习惯将大山北部分的山岭叫做北
岭山，南部因为山下有个大山村，人们自然
认为这座山叫大山。后来，南昌路的修建将
北岭山与大山完全分成了两座山，在地图上
曾经标注为“大山”的地貌，就各自有了“地
盘”，界限也就更加分明了，大山山下西南角
处（重庆南路与瑞昌路拐角交会处），原有一
座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名曰：上庄。当嘉
定路向北拓展到大山山脚下的瑞昌路后，大
山被正式命名为嘉定山。

一路根据指引，抵达了重庆南路，
嘉定山的这个入口，能够充分证明嘉
定山与居民之间融为一体的烟火气
息。
站在重庆南路上，东西方向车辆

飞驰而过，作为市区的一条重要的主
干道，它承载了几代老居民的记忆。它
曾经的名字，同样大名鼎鼎：小白干路。
小白干路是小村庄至白沙河(又

称流亭河)干路的简称，是当时连通市
区与市郊的主要交通干道，全长16公
里。小白干路北端当时是烟台至青岛
的烟青公路的末端路段，开始没有设
置路牌和门牌号，很多人并不知道它
的来历。有趣的是，有人简称它白干
路，甚至烧酒路。上世纪60年代特殊时
期，小白干路更名为大寨路。恢复原名
后，开始编制门牌号码，1999年小白干
路再次更名为重庆路，并划分为三段：
重庆南路、重庆中路和重庆北路。嘉定
路南门，就在重庆南路的小区后。
沿着小区的台阶上去，又是一处
居民区，转了几个弯，才终于进入嘉
定山公园，不同于正门，拾级而上的
公园大门上，没有嘉定山公园的字
样，黄墙绿瓦，给予了这座山林公园
无声的简介。

与北岭山森林公园不同，嘉定山
上没有广阔的空地，要想遇到游客，需
要攀上台阶，走过一段小路，才能与其
擦肩。南广场上，一位游客正在演唱，
隐藏在民居里的山林公园，音乐必不
可少。随着设备的升级，游客演唱的水
准也可与网络音乐媲美。四角亭下，五
六位市民围坐在石桌上，摆好了全套
的茶具，正在饮茶聊天。适逢天气晴
好，阳光透过树木，斑驳斜照在茶桌
上，定格了时光。走过一座小桥，登上
了一座小高峰，这里是三翼连廊，由三
个方向的走廊连接而成，像展翅的飞
鸟，落在峰顶，意欲翱翔天际。连廊下，
两位市民正在锻炼身体，非常安静。石
桌和石柱上，都用红笔标有“请不要噪
音扰民”的字样。站在平台上，越过树
丛，城市中的水泥森林清晰可辨，相同
的时刻，不同的时光隧道，这里的每一
秒都显得异常缓慢。东部山峰树丛茂
密，亭子的红顶在苍翠中，活泼醒目。
顺着一条宽阔的主路，在抵达东

广场之前，找到了嘉定山公园建园记
石碑。从石碑上，我们知道，嘉定山除了
原名大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光
头山”。这是因为，嘉定山曾经有一段时
间不像今天这么枝繁叶茂，而是有草

无林，群众们习惯称它为“光头山”。
那么，一座光头大山是如何变成

现在模样的呢？
相信，在村民迁入时，是看中嘉定
山的秀丽风貌的，只是生活所需，频
繁地砍伐导致山林逐渐稀疏。1935
年，青岛工务局编制的《青岛大都市
发展计划图》将嘉定山列为了园林
区，栽种林木。然而，由于战乱和贫瘠，
加上“1947年山东各地‘难民’拥入青
岛后，为生存，把北岭山、嘉定山等各
个山头的树木砍伐殆尽”，大山又成
为濯濯童山，“光头山”的名字还是摆
脱不掉。1941年绘制的《青岛母市计划
图》中，嘉定山区域被规划成了墓地
区，嘉定山南麓坡地建有大大小小各
式不同的坟墓，因有传教士埋葬在
此，所以人称“鬼子茔”。这使得周边居
民对这里开始有了些忌惮。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政府

再次进行植树造林，在山上遍植黑松、
刺槐等，山林初具雏形。青岛作家张润
东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他曾在山
下不远的青岛一所中学读书，多次与
全校师生一起去山上栽种松树、抬水
上山给树苗浇水，参与养护扶正被风
吹歪生长的小树等义务劳动。

文/图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资料图片除外）

寻山之旅继续。
深秋时节，阳光明媚。尽管天气

转凉，嘉定山上仍然草木葱茏。虽然
距离北岭山不远，但嘉定山因山高
树多，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味道。
游人相遇需要转过几道弯，攀上几
个台阶。仅有东广场有一片可以容
纳多人的活动场地。在青岛的老地
名中，嘉定山是后来得名的，这片主
峰海拔112米的八座山头，曾经与
北岭山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
山”。在嘉定山建园记的石碑上，有
“大山”的记载。大山的名字在青岛
人的记忆中，是灰色系的。如今草木
茂盛的嘉定山，经历过哪些沧桑？周
边的村落和道路，又是如何形成的？
半岛全媒体记者探山寻往事，与市
民、专家一起回顾过去的往事。

大山往事多，登山寻旧迹，山下有传奇

嘉定山公园 八角亭 雕塑 小白干路（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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